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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u Yan Tao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大连市党代会也提

出了建设富庶美丽文明大连的城市方向。为响应党中央

和市委的号召，我院决定实施精品战略，加大新剧目创

作排演力度，在 2012 年全力推出了由杨赤主演的大型新

编历史剧《西门豹》。

《西门豹》一剧由我院从 1989 年先后进行多次改编

排演，1999 年曾进京参加建国五十周年献礼演出，并先

后赴上海、无锡等地巡演，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受到中央有关领导和专家们的高度赞誉，大家一致认为，

这台戏有望成为可以保留下去的袁派艺术精品。1999 年，

该剧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文华新剧目奖，杨赤也因在剧中

成功扮演了西门豹这一角色获得文华优秀表演奖。这出

以“破除封建迷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主题的历史

剧主题积极，情节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具极强的现实

意义和较高的艺术价值。然而，由于当时经费、人员等

多方面原因，这台戏在一、二度创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音乐唱腔、舞台美术、服装以及表导演方面还有不少需

继续改进打磨之处，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着十年磨

一戏，全力推出能够代表当代最高京剧艺术水准和我们

大连舞台艺术精品的思路，我院把这台戏当作 2012 年创

作的中心任务，从全国邀请编导、作曲、舞美设计等一

流名家，并调动我院一切力量，组成一流的创作集体，

将这台戏重新搬上了舞台。

《西门豹》剧本最早由翁偶虹先生 1963 年创作，并

由中国京剧院同年排演，袁世海先生饰演西门豹。因种

种原因，该剧演出五场后再没继续发展，影响不是很大。

改革开放后，袁先生有意再将这出戏搬上舞台，将其打

造成袁派经典剧目。终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这也成

了袁先生的一块心病。

1989 年，袁先生来连，为杨赤和大连京剧院指导排

练了这出戏，剧本主要根据袁先生意见由我院作者进行

了整理，但由于剧本冗长拖沓及当时几位主要演员艺术

上还相对不很成熟，演出效果不是非常理想。

1999 年，为了参加大连市新人新剧目展演，迎接建

国五十周年，并满足袁先生的夙愿，我院开始对《西门

豹》进行了重新修改加工，剧本仍由我院作者进行修改，

当时聘请了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主任金桐执导，作曲创

腔为国家京剧院朱绍玉。该次排演使《西门豹》一剧面

貌一新，先后参加了大连新人新剧目展演，中国艺术节，

并应文化部邀请赴京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演出。获得

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文华新剧目奖等。中央首长丁

关根、著名文艺批评家薛若琳，著名剧作家邹忆青等观

看演出后，对该剧给予高度的评价。《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媒体也都发表了盛赞《西门豹》的文章。中

央电视台向全国进行了演出现场直播。

时隔十三年后，为了传承和弘扬袁派艺术，为袁派

艺术领军人物杨赤打造艺术精品，在成功推出新编历史

剧《风雨杏黄旗》后，我院又将这台戏的整理改编提到

了日程。2012 年邀请了陈霖苍来连排演该剧，剧本改编

仍由孟繁杰完成。陈版《西门豹》在原作的基础上又有

较大突破。

2013 年，为了使这台戏更精彩，剧院在征求多方面

意见后，综合前几版演出的长处和缺憾，由我院作者孟

繁杰依据前两版并根据多方面意见进行了新的修改，并

邀请富有京剧舞台经验的国家京剧院指导宋峰来连执导，

朱绍玉作曲，经过数月排练，《西门豹》以崭新的姿态

亮相舞台。剧情更为紧凑，人物更加丰满，舞台显现更

加生动鲜活，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去年，中央电视

台戏曲频道来连对这台戏向全国进行了现场直播，在全

国戏迷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全国各地的一片赞誉

和掌声。

我院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西门豹》进行了长

达二十多年的多次重大修改，现与翁偶虹先生原剧本主

要区别是努力深化主题，加大主人公的压力，尽量转变

人物脸谱化的弱点，并根据架子花脸的特点，将作为武

将的西门豹的军旅形象在序幕中呈现。沧海横流方显英

雄本色，为此，我们除了加重剧中反面角色的份量，为

神姑等增加了独场戏外，加大了来自受蒙蔽群众的压力，

增加了老族长以死相抗等情节。为便于人物交流和主人

公内心的刻画，将原剧中西门豹随行的家院式的人物改

成风趣俏皮的小书童。此外，根据主题、人物和剧情需

要，对全剧的情节、细节做了大量调整，对唱词道白部

分也做了大量的修改完善。后袁世海时代的袁派领军人

物杨赤在该剧中充分发挥了他唱、念、做、舞技艺全面、

并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将这一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呈

现在舞台，其中的“审案”、“闹衙”、“夜探五龙湾”

等场次尤为生动，为许多外地剧团的青年演员学习并作

为经典折子戏演出或参加全国重大艺术赛事。

《西门豹》现已成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赤久演

不衰的代表剧目之一。它的成功改编排演，为袁派艺术

打造了一出优秀的保留剧目，也为京剧艺术长廊留下了

一出受到圈内外一致赞誉的好戏，是具有较高思想价值

和艺术审养价值，能够广泛传播并可望流传于世的舞台

戏剧精品。

《西门豹》——一出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精品好戏
焉健夫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村里唱大戏。拖他姑，搬他姨，

娃娃也要跟着去……”

听到这支不知诞生于何年何月何时何地，但传播极广流

传至今的质朴的民谣，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们一定感到既

熟悉又亲切，而大连京剧院那些年岁稍长的演员们，更是对

走村串屯的乡村演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大连京剧院六十年来下乡演出可分为两大时期，以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电视普及为分水岭。前期可称为兴盛

期，后期可分为萧条期和复苏期。前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建国初至 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 1965 年东

北大区文艺会演为多以演出传统戏的商业演出阶段，二是从

“社教”后至“文革”结束，基本是无偿服务的政治配合性

宣传演出阶段，演出内容多为现代戏和小型多样的各类节

目。三是文革后恢复传统戏的又一商业演出阶段。

在那个年代，城里剧团到农村不论是商业性有偿演出，

还是纯服务性无偿演出，也不管是传统戏，现代戏，还是各

类小型多样的政治宣传类综合节目，几乎每次演出都非常火

爆。在这种背景下，下乡演出在大连京剧院的全年演出日程

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一些还健在的退休老演员回忆起当

年的情景，总是感慨万端。那时候的演出条件非常艰苦。那

时，乡间多是土路，甚至很多村屯不通公路。要自带行李，

自带伙房，坐敞棚卡车。在大一点的县镇演出后，再往下边

的村屯走，行李道具往往要人挑肩扛马车拉。有几年还兴“挑

担下乡”，每个演员都挑着一付担子，一头是行李，一头是

服装道具，一天走几十里路然后就演出。

在那个时代，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演出也没有什么演出

费之类的补助，但剧团的所有演员对下乡为农民演出积极性

都非常高，每当有下乡演出任务，不管岁数大小，也不管是

主要演员，还是一般角色，也不论平时对剧团有什么看法有

什么意见，到这时全都主动要求下乡，像曹艺斌、周少楼、

张铁华、刘慧琴、闻占萍、赵鹏声这些著名演员都是下乡的

主力，他们演出时是主演，演出结束后，也像一般演员一样

装车卸台，然后同样打开自已带的行李，睡在教室或老乡家。

夏季蚊虫叮咬，隆冬寒气贬骨，有时因天太冷，女演员贴的

片子都冻结在两鬓，即便这样也没有人叫苦，没有人退缩。

十年文革期间，许多老演员受到冲击，剧团处于不正常

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改造思想”和政治宣传的需要，

被视为“笔杆子”一部分的文艺界下乡演出也很频繁。剧团

五十多岁以上的老演员记忆最深刻的是 1972 年现代京剧《龙

江颂》。

那一年辽南地区大旱，市里为配合农村抗旱，安排当时

名为样板戏学习班《龙江颂》剧组赴辽南四县一区，要求进

行不漏每一个公社的全覆盖式演出。一辆从工学院借调的大

客车，两辆卡车，五十多天，行程上千里，转遍辽南的山山

水水，演出六十多场。于春荣，陈梅英两个“江水英”的扮

演者，尽管演出任务很重，但每当谢完幕连妆都不谢就跟着

大家一起卸台装车。在新金县的俭汤公社演出场地与观众隔

着一条小河，乐队演奏时脚浸在河水中。“样板戏”要求不

走样，舞台要求标准比较高，不少公社现搭舞台，马槽子当

底架，上面铺上各式各样木板，由于厚薄不一翻跟头时弹力

不一样，腾空后扭扭歪歪很难控制，有人竟翻出舞台，落到

观众群中。武戏演员王彦春在翻“串九毛”时，与另一演

员头与头相撞，造成额骨与鼻梁塌陷……盛夏的乡村夜晚，

聚光灯下蚊蛾如雾般纷纷扬扬，直往舞台上演员的脸上身上

扑，有的竟钻入演员的口中耳中……

“四人帮”粉碎后，结束了十年间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

的文化专制，人们禁锢多年的精神得到释放传统戏一度热了

起来。剧团也恢复了辽南农村的商业性演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电视在农村渐渐普及，轻音乐及

歌舞乐节目盛行，仅大连地区一年内就有四十多家外地歌舞

团来连演出，京剧滑入低谷，农村的商业性演出也失去了市

场，无偿性演出也限于经费困难基本停止。给演员们留下印

象的是 1992 年，市里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安排京剧院

分成两个演出队，带着由杨赤主演的《铡美案》、丁艳玉主

演的《金玉奴》、李萍主演的《女杀四门》分赴庄河、瓦房店、

普兰店北三县演出，除此外十多年间辽南地区乡村再难听到

城里剧团的铿锵锣鼓声……

2006 年，大连市财政对剧团采取了下乡演出财政补贴

政策，这一有力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剧团和演员们的积极

性，每年送戏下乡成为制度性常态，“姥姥村里”又开始鼓

起了锣鼓，唱起了“大戏”，京剧艺术辽南地区乡村演出又

逐渐复苏……然而，送戏下乡这一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五年

来，尽管剧团热情很高，乡村公路网四通八达，现代化的大

型流动舞台车随时可抵达县区的各个村镇，这种无偿的演出

却遇到了一些尴尬：在大多数演出热闹火爆的同时，也出现

了部分乡镇出现的不愿接，勉强接，观众不够踊跃，演出场

面现场较为冷清的现象。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宣传不到位。80 年代以前，农村都有广播站，“小喇叭”

通到家家户户，村镇干部在广播站一吆喝，十里八村每家每

户都知道剧团要来演出的消息。现在尽管通讯发达，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电话，但“小喇叭”没了。村镇干部很难做到挨

家挨户打电话通知。二是农村的各级政权权威性、号召力减

弱。改革开放前，农村的政权组织是公社、大队、小队三级，

集体劳动，集体活动是常态，村镇干部的权威和号召力比现

在相对比较强 . 如今是单干，各家顾各家，村民们对干部的

话可听可不听，村镇安排的这类文化活动可去可不去。三是

组织不到位。如今人们重视抓经济，某些乡镇政府机构对群

众的文化需求摆不上位置，连组织宣传这类事都嫌“麻烦”。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凡是乡镇政府和基层文化干部热心的地

方，观众就踊跃，演出效果就好。凡是当地干部嫌麻烦的地

方，观众就冷落，少数村镇许多村民直到锣鼓敲起来才知道

有剧团来演出。距演出地点较远点的村庄，甚至一无所知。

送戏下乡，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

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把这一文化惠民工程越办越好。

乡村演出回顾与思考
焉健夫


